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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忘的哈军工岁月

辽沈战役胜利后，我随部队南下，一直打到
广西、贵州、湖南的边界上。后来，组织上调我
到中央机要局，继而又转到空军。1952年，组织
上选派我到出国预备班里学习，在大连、沈阳学
了两年的俄语，因中苏关系问题没能出去。
1953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成立，简
称哈军工。组织上让我报考哈军工。进入哈军
工后，先读一年预科。我很担心，岁数大了，都
有十年的军龄了，学理科是否能行。相比之下，
其他学生都是十七八岁的高中生，他们的考试
成绩跟清华、北大都一样，共考5门课，必须满足
400分才能被哈军工录取。我们这一批都是军
官，军衔有少校、大尉、上尉、中尉。事实证明，
我们的担心是多余的，补习了一年文化课，第二
年就跟上去了。哈军工数理化与文史哲并重，
它不忽视人文课程。所以在哈军工学习的学
员，许多后来都担任了部队的高级领导干部，这
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数理化就是辩证唯
物主义的基础，学数学并不是说非得有很高的
计算能力，它培养你抽象思考问题的能力。你
学了高等数学，会使你思想产生变化，这是潜移
默化的，看不见，摸不着的。

进入哈军工，我被分配到航空系的机场建筑
专业。在这个专业，我从一年级开始一直到毕
业，都做支部书记工作，在紧张学习之余，为同学
服务。我们支部在哈军工里面是出名的一个，除
了专业课学习外，我们社会实践活动搞得有声有
色。比如，二年级放暑假的时候，我们与黑龙江
省建设厅联系勘察公路，条件很艰苦，路上草都
一人多高。我们把要修的公路划出线，作为标
记，以便施工。这次勘察公路，大约干了 20多
天。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共获得了9千
多块钱收入，在那个年代还真是一笔不小的数
目。这种社会实践当时叫勤工俭学，它培养了
我。后来我在西安空军工程学院，实行开门办学
都与这个经历有直接关系。教育不能在象牙之
塔里，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学到
真本事。像我们这样搞机场建筑的，没有三个机
场不可能当一个好的工程师。所以专业人员一
到下面，虽然艰苦，但很快就成长起来了。

我从1953年进入哈军工学习，到1959年毕
业，总共近六年的时间，确切地说是五年零八个
月。后来，我在西安空军工程学院期间，作为班
主任带领 20多名学员回到哈军工进修，在那又
呆了近2年。加上以前读大学的时间，我在哈军
工算下来近10年了。哈军工是我收获爱情的地
方，我老伴原来是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因为身
体不好，到哈军工空军系学习。我们在这里相
知相恋，最终走入婚姻的殿堂。因此，我对哈军
工充满着特殊的感情。

现在听起来就是笑话。“文化大革命”时，我
老伴跟我一块儿从哈军工调往西安空军工程学

院。她当时在部队，是上尉军衔。有一天，西安
市的一个副市长来我们学院，恰巧主要领导都
不在，学院只有一个政治部副主任，他让人家等
了两个钟头。正好我老伴赶上此事，她也不满
意说：“这个人架子太大了，叫人家地方干部在
这儿等两个多小时。”那个副市长也很有意见，
回去后发牢骚，说空军的官架子太大。意见反
映到了我们政委那，我们政委是个老红军，狠狠
地批评了副主任。副主任不认识我老伴是谁，
但他记得我的名字。于是就派他手下人找我的
毛病。我的历史、家庭、社会关系都很清楚，什
么也找不到。那就抓现行，说批判罗瑞卿的时
候，王玉珂说了罗瑞卿是狐假虎威，把毛泽东比
作虎，这算一句。还有我们有一个教员，说毛泽
东思想是不是可以迷信，我说毛泽东思想崇拜
可以，不能用迷信这个词。就这么两句话，一个
反对毛泽东，一个反对毛泽东思想，给我戴上了
现行反革命帽子，当了四年反革命。

文革后期，要解放揪斗对象，组织学习班，
要选个班长，没人敢选我，后来工宣队代表提谁
叫王玉珂，大家推选了我。他们告诉我，是薛副
司令指示叫你当班长，不当也不行。1970 到
1971年，我在陕西岐山县的蔡家坡干校待了一
年，接着就给我平反了。平反的时候，空军副司
令薛少卿是我们的院长，他也是被揪斗的。这
个经过你说是不是个笑话。

在哈军工学习以后，院校改制，把空军系移
到了西安，建成了空军工程学院，我就这样到了
西安。在西安一干就是 34年，开始由教员到教
研室主任。教务处长、系主任、训练部副部长，
最后是训练部部长。

我这个人呢，哈军工对我的教育那是有巨
大影响的。到空军工程学院后，我就紧紧把握
毛主席的教育方针：第一，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
治服务；第二，教育要与劳动生产相结合；第三，
要做科学实验。我学的是机场建筑专业，就是
修机场。这个专业当时在哈军工是不出名的一
个专业，没有人愿意学。我当系主任二十多年
中，搞教学条件的改善，首建了实验室，又配备
了一些设备，就按照毛主席的这三句话对它进
行彻底地改造。什么叫为政治服务，我这个系
就是要为部队服务。我们是部队院校，必须把
部队各个工程项目做好，从技术设计到施工，都
必须做好，谁能做成那就算谁厉害。我们系教

职员工有 38人，学员 200人，很小的一个系，我
任系主任时就抓这个。第二，教育与劳动生产
相结合，我提出教育要与部队实践相结合。那
个时候我们每年的教育经费不到一万块钱，我
跟部队一结合，就把部队的教育经费都吸引到
我们系来了。你需要设计我给你搞，搞开门办
学。院党委非常支持，效果显著，系名声大振，
但也艰苦。有的教员为了照顾家，不太愿意到
现场教学。我坐阵现场，谁还好意思不去。我
老婆是肺结核，女儿有残疾，全院都知道的呀。
这样开门办学坚持了很多年，取得了很好的人
才培养效益。

建设高水平实验室，是保障教研质量的基
础。1975年到 1976年，计算机是稀罕物。为了
购置实验室的计算机，我们自己筹款 125万，这
相当于现在的 1250万。但买计算机，却有些犯
难。计算机我不懂啊，不过我在杂志上看，计算
机绝对不只是计算，它还有很多功能。学院指
派我负责购买，就这样我带着一个无线电师、五
个战士，还请了一个顾问，到上海买了长海709，
以及其他的一些器材。计算机室建起来了，后
又推广到全院，不仅教员培养出来了，教学科研
也上去了，总参的人来到我们学院，一致肯定和
认可，这么一个小系就这样出名了。

实验室为什么要购买计算机，这个有原因
的。我系有一个专业设计项目叫机场土方设
计，机场土方一设计就是一个多亿的规模，数量
很大，特别是起伏地形就更大了，那就是上千万
的土方。这个要计算到什么程度，一个计算下
来要四个月，其他设计项目全完了，就等它。每
到最后这一项的时候，全部人员都干这活。我
作为主持人觉得有必要改进，只能是找科研。
我们系有数学专业的教员，我又调了两个人专
门做这个项目，一干就是两年，搞出了一个结
果，拿到陕西机械学院的 709计算机做实验，结
果很好。我们那四五个月的工作量，计算机两
小时就计算出来了，我就是通过这事认识计算
机的。

计算机实验室搞起来的确很艰苦，它对环
境要求特别高，要求温度、湿度。于是我们又新
建了一个计算机的实验楼。为了让其发挥更大
作用，资源共享，我到训练部后，专门成立一个
计算机教研室，负责全院计算机教学和科研，现
在这个计算机教研室已经很有名了。


王玉珂（口述） 潘玉民（撰写）

永 恒 的 军 魂
书 籍 节 选书 籍 节 选

科技驯化了人类科技驯化了人类？？ ■乐倚萍

■吴德胜

11月8日，在虹口的微信群里看到，您已在
芳香的玫瑰雨中飘向大海、飘向永恒。我心沉
沉，泪盈盈！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从部队回到地方,进
入海南路10号区政府大院工作，这时您是区委
副书记，不久，您担任区委书记。在团区委工作
的我，经常能够见到您。当时，听到机关所有同
志都称呼您“老卢”，您总是热情地应答。不知
天高地厚的我，也随着大家一起称呼您“老卢”，
您也是握握我的手、拍拍我的肩，鼓励我好好工
作。您像母亲般的和蔼可亲，令人钦敬！

老卢，我刚进机关就听说您是解放前的地
下党，也有一段从假夫妻到真伴侣的动人故
事。您是为上海解放作出过贡献的老干部。“文
革”期间，您又与许多老干部一起被下放到长兴
岛的“五七”干校劳动，与沈敏康、孙成伯、张洪
渠等一起烧过几年窑、种过几年田。据说现在
的虹口区由榆林区、提篮区、川北区等合并组
成，您在这些区都工作过。新虹口成立后，您主
管过宣传工作，可能正是这个原因吧，您对我这
个团区委小小的宣传部长特别关心。让我感动
的是，从1983年至1987年我开始有寻找李白烈

士故居的想法起，到积极参与推动纪念馆正式
建成，您自始至终关心着，在这几年中，您无数
次地听取我汇报，指导和鼓励我的工作。有时，
您会直接打电话让我到您办公室汇报筹建工作
的进展情况。记得 1987年 5月 5日下午，我向
您汇报我与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曾庆红同志通
话情况后，您还表扬我工作做得细致。当晚18
点，您又亲自打电话给我，是这样说的：“小吴，
明天上午李白烈士故居纪念馆正式建立，曾庆
红讲完后，我要代表虹口区委区政府讲些感谢
之类的话，不是说区委办的同志写得不好，但他
们不熟悉情况，我的这个讲话稿还是由你来写
吧。”当晚我写到凌晨2点钟，第二天一早，我就
把手写的报告纸交给了您，您看后满意地说：

“好！好！来不及打印了，我就直接去讲吧。”
老卢，我永远不会忘记和感激的是，1984

年 7月份我报考上海电视大学时，当录取分数
下来后，我差了 2分，遗憾落榜。在我最沮丧
的时候，您亲自联系市教委，为我争取加分（当
时的规定是：劳动模范可以加 5分，您据理力
争说我“优秀共产党员”“区政府记大功”两项
合并也应该加 5分）。当 9月 1日开学一周后，

市教委特批我的“入学通知书”下来，我感动得
痛哭一场。老卢，是您“救”了我，一个区委书
记，为我这个“小八腊子”着想，您是多么地关
爱年轻人啊！要知道，当时考不上大学是多么
地抬不起头啊！可能我最亲爱的老婆也不一
定能娶上。

老卢，曾记否？1982年至 1983年，虹口团
区委组织全区团员青年参与曲阳新村建设，成
立了“青年绿化近卫军”，在大型绿地即将竣工
时，我请您题几个字，您笑眯眯地说：“我帮你们
请个更大的领导题字”，十来天过后，您亲自把
上海市市长汪道涵题写的“青苑”交到了我的手
中，我双手接过这带着墨香的真迹，感受到的是
您对青年人的真情。

老卢，您今年 88岁了，但我真不愿您这么
早走，我知道您一直在锻炼身体，还坚持去游泳
和打乒乓。您时时关心着虹口的发展，经常参
加各种会议和活动，为虹口的发展出谋划策。
您真是一位好党员、好干部。

老卢，您已走了。您在我心里一直是位慈
爱的母亲，今天，请允许我叫您一声吧：“老卢，
亲爱的妈妈！您一路走好！我永远怀念您！”

老卢，曾记否？
——追忆虹口原区委书记卢丽娟

虎跑初月夜 ■空 山

旧时月色

住宿虎跑。旅馆的窗外望出去是山，近处
有高树林，树枝横伸在窗前，半躺在床上看《坛
经》。

“惠能向别驾言：欲学无上菩提，不得轻于
初学。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没意智。若
轻人，即有无量无边罪。”

冥冥中如明灯在生途指引，日常学一
段，抄一品，检点自身，以防止精神上的堕
落。八万四千法门，智慧深远。菩提慧心，
自律通达，生活处处渗透佛学。人世难免消
极，《月灯三昧经》中说：如风行空无障碍。
如恒定之音赐予慧勇，超拔世间苦惑，有时
慢下来省定内心，比现前的物质利益更要
紧。探起身喝茶，不觉天色向晚，深蓝的天
空，檐角和枝叶相衬在窗框内，叶梢巧露一
弯初月，羞涩又俏皮，黄昏的气息被渲染得
静谧温柔。在窗边久伫，月下的九曜山，隐
约望得到峦峰的幽绵。白天望过去是满山
茶树，顶峰有亭阁，想改日去行九曜山，山下
的太子湾，也是喜欢的去处。新月在慢慢移
动，天幕已转成深深的暗蓝，树枝和屋檐的
影渐渐褪去，直到与暮色融合，不觉中，月已
沉入山林。遇合是因缘，有山看山，有月看
月，有茶水便喝茶水，这是行走中的乐趣。

《别解脱经》中说：多闻于林间，居至老安

乐。也是此生至高的理想，常愿自己在重蹈
中省思谨记，不浮沉，简单而为。

去翠筠晚饭，走下陡坡过四眼井，再从小
路转上陡坡。翠筠在半坡上，庭院内有木桥，
莲池，圆形桌椅，小砖铺的路面，苔痕斑驳，夜
里散发着草木气。常会在夜里较晚时间过来，
取的是人少，境幽，菜品简易。楼上用完餐，到
楼下结账，室内流淌着轻音乐，老板是中年男
子，每次都会把找零齐齐整整地平摊在我手
心，还不忘致谢、临走道别。这样的诚恳和用
心，让我记着下次再来，也要用平整的钱递去
付款，用这样的恭敬表达我的心意。走出庭
院，林中夜蝉在嘶鸣，感觉满坡寂静带来的欢
喜，我是夜的过客，我路过它们的世界。坡路
一旁错落的民居，檐下亮着灯盏，有一户庭院
的外墙面是手绘山水图，墙角开着小花，十足
江南山居的格调。冬院里有盛开的腊梅，静好
的素常光阴，我就在半掩的门旁呆上片刻。初
次来时走上这么陡的坡，给了我很大惊喜。夜
拂过徐徐凉风，路边灌木中，看见几丛凌霄花，
在暗夜里点亮生动。江南多凌霄，由浅夏至
今，热烈地攀在墙垣，尤适合衬在白墙素瓦。
打开手机照明，在寂夜中再见她的无邪，忽然
觉得，这盛开真如世间有情，这情义之间，本应
是这般真切照人的呀！

据说，第一部移动电话问世时，被率先应用
于马车和船只上，从此旅途中亦不必担心失
联。当时的人类大概很难料到，如今的人类会
对移动电话上瘾，难以自拔。不是我们绑架了
手机，时时刻刻为己所用；反而是手机绑架了我
们，无论有没有未读信息，都习惯了隔上一段时
间翻翻手机。不带手机出门，在心理上如衣不
蔽体般没有安全感。

普利策奖得主马特·里克特很早就关注到
手机成瘾这个现代病。倘若手机成瘾只是浪费
我们的时间、削弱思考的能力、疏离大自然、篡
改虚假的社交，那是个人的咎由自取。可它偏
偏还会祸害旁人。《科技到底改变了什么》一书
是里克特获奖报道的延伸，同样以分心驾驶为
切入点，里克特告诉我们：现代科技赋予了每个
人更大的权力。以前，是少数掌握技术的科学
家来决定如何使用工具；而现在，每个人都要学
会与这柄双刃剑和平共处。

里克特从十年前一个改变立法的故事讲
起：时年 19岁的雷吉于一条狭窄的路段驱车越
过黄线，恰好撞上对面驶来的轿车，对方失控
后，车上两人丧生。警方调查后发现，事故发生

的时段雷吉正在发短信。这不是一场普通的车
祸，若是由分心驾驶导致的事故，是否称得上过
失杀人？

执拗的调查者们把雷吉推向了风口浪
尖。也有人同情雷吉：一个本该有着锦绣前程
的青年，他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有
多危险。就像很多放不下手机的司机一样，自
以为可以应付一心二用。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科学家的出庭改变了事件的走向。大量研究
都指向一个结果——我们的注意力系统不能
真正一心多用，关注一种信息来源，就会忽视
其他东西。而相比于行车路况，注意力系统更
倾向于关注手机信息（打电话也一样）。这解
释了为什么模拟实验中的驾驶者只记得短信
内容，却不记得自己的行车路线和沿途景观。
手握方向盘，眼睛看路面，大脑却在开小差。
更糟的是，这种状态在驾驶者发完最后一条信
息后，还会持续 15 到 20 秒。面对科学研究结
果，雷吉无法继续坚称自己无罪，焦点不再是
事故发生的那一瞬间雷吉有没有发短信。引
起人们对分心驾驶的广泛关注且促进了立法，
是雷吉案最大的贡献。

开车使用手机，抑或过度使用电子设备、
沉迷网络、依赖工业化产品和O2O服务，都是
现代生活中习以为常的现象。这并不是说科
技的飞速发展不好，而是它对使用科技的人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往往是假科技力量、自恃
无所不能的人类常常忽略的问题，因为我们面
对的抉择不比爱因斯坦听到原子弹爆炸那样
震惊。科技改变了我们的大脑，让我们像回应
拍肩膀一样，对手机铃声产生条件反射，甚至
是过度反应；让我们忍不住一心多用，以确保
能够跟上时代、驾驭技术；让我们丧失了在现
实中摸索、进步的思考能力。我们得学会克
制，不为可能遗漏信息感到焦虑；我们得学会
取舍，在应当认真时全神贯注；我们得学会放
慢脚步，在探索的过程中深度思考，而非不求
甚解的急功近利。

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我时常想起尤瓦
尔·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的类比：不是人类
驯化了小麦，是小麦驯化了人类。从某种意义
上言，现代人何尝不是被科技驯化了？这当然
不是我们创造科技的初衷，却常常造成令人唏
嘘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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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一色

旧阁暗香浮雪旧阁暗香浮雪，，廊外万松廊外万松
垂月垂月。。雁信几时来雁信几时来，，折了远山折了远山
千叠千叠。。清绝清绝，，清绝清绝，，差似断肠差似断肠
时节时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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